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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短暂，咬春尝鲜贵在应时。汪
曾祺笔下悠然的山野食趣，此刻正在龙
江大地徐徐铺展。熬过漫长寒冬，一抹
新生绿意，便是人间最动人的希望。荠
菜、婆婆丁、蕨菜、柳蒿芽、刺嫩芽、水芹
菜、小根蒜、黄瓜香、猴腿菇等各种山野
菜破土而出，品类繁多，全是大自然馈赠
的春日珍味。

晨光熹微，草木清气漫遍四野。趁
着春光正好，人们带上工具，漫步田埂、
江畔、树林与山坡之间，俯身采挖野菜。
满目清新绿意，抬手弯腰之间卸下身心
疲惫，在山野清风里收获独属于春天的
惬意与欢喜。

荠菜是北国早春最先苏醒的野菜，
装点着乡间原野。细白的根茎温润饱
满，嫩叶纤秀如眉，一丛丛静静生长在田
间荒地里，素雅清淡，宛如一首意境悠远
的田园小诗。“采春菜要趁晨露未干”，这
句俗语凝练了千百年来农耕文化中时令
食材采收的宝贵经验，核心在于把握春
菜最鲜嫩、风味最饱满的黄金时刻。此
刻带露的荠菜鲜嫩水灵，指尖轻触薄嫩
叶片，便触到春风的柔软，淡淡草木清香
萦绕鼻尖。荠菜吃法多样，焯水凉拌最
为简便，沸水轻焯去涩，最大程度保留其
清香与营养，加蒜末、香油、花椒油简单
调味，清冽爽口，满是初春灵动。它还是
北方餐桌的百搭食材，剁碎搭配鲜肉调
馅，包成饺子、蒸制包子，荠菜的清鲜中
和肉的醇香，一口下去，鲜香交融，尽是
春日清甜与人间烟火。

春意渐浓，向阳的山坡上，婆婆丁金
黄色的小花星星点点，肆意盛放。婆婆
丁是蒲公英的民间俗称，作为春日天然
药食野菜，《本草经疏》早有记载，其性味
平和无毒，养肝清燥、爽口养人。早春的
婆婆丁嫩茎嫩叶脆生生、水灵灵，是独一
份的时令鲜味。人们最懂这口山野滋
味，现挖现洗、沥干潮气，蘸上自家做的
大酱、鸡蛋酱或香辣酱，入口微苦回甘，
清爽解腻又开胃。一口山野清鲜，一口
人间烟火，这简单朴素的吃法，藏着春日
独有的乐趣，也藏着龙江人安谧的生活。

蕨菜是山林里最早萌发的山野珍
味，蜷曲收拢的嫩茎弯弯卷卷，形似小巧
柔韧的毛笔，清嫩雅致。它貌不惊人，却
有亿万年生存史，属蕨类植物门，靠孢子
繁衍、无年轮。采蕨菜讲究赶早，掐取顶
端嫩芽即“春之嫩梢”。新采的蕨菜色泽

油亮，表层覆着细密绒毛，自带淡雅山野
清香。蕨菜家常做法简单，凉拌、清炒皆
是春日地道美味。焯水去涩后，加香醋、
蒜末、辣椒油拌匀，酸辣爽口、解腻开胃，
满是山野鲜香；或热油爆香姜丝，大火快
炒，少许食盐提味，便能锁住其鲜嫩，入
口脆嫩清爽、回味清甘，简单烹饪便留住
山林原生本味，藏着春日山林的清新与
安然。

柳蒿芽临水而生，丛生在河岸湿地
与低洼潮润之地，是春日解腻润燥的专
属野味。羽状枝叶错落舒展，气质清逸，
独有的草木清香清冽绵长。《本草纲目》
中记载，柳蒿芽性味温和，可疏通经脉、
调和五脏，春日食用，温润养生。在北方
少数民族的饮食文脉里，柳蒿芽向来占
据着独特分量。鄂伦春族经典的柳蒿芽
炖鹿肉，肉香糅合草木鲜香，荤素交融，
满满皆是山野风味。落到寻常百姓餐
桌，柳蒿芽炖排骨是北方人刻在骨子里
的春日佳肴。排骨焯水去除腥气，小火
慢炖至肉质酥烂，再放入切段的柳蒿芽
慢煨入味。野菜吸足肉汤的醇厚，软嫩
鲜香；排骨浸染上清新草木气息，油润不
腻。一锅热气腾腾的柳蒿芽汤，香气扑
鼻，暖意融融，有着山林的清鲜和人间烟
火的温柔，藏着黑土地人家朴实的生活
滋味。

山林灌木丛中，刺嫩芽浑身布满尖
刺，挺拔生长，好似守护春日山林的小卫
士。它的嫩芽脆嫩清甜，风味独特，是深
山中不可多得的春日山珍。春日进山采
撷刺嫩芽，满是古人尝春的闲情雅致。
采摘时要小心避开细密尖刺，轻掐下嫩
尖。刺嫩芽炒鸡蛋，是家喻户晓的春日
家常菜。嫩芽焯水去涩，鸡蛋滑炒后合
锅快炒，简单调味，金黄蛋香交织山野清
鲜，色泽清爽，口感丰富，清淡不寡味，鲜
香不油腻。这般地道滋味，年年春日如
约而至，清爽纯粹、百吃不厌，是刻在北
方人味蕾里的春日念想。

江畔湿地边，一丛丛水芹菜自在生
长，当地人称之为大叶芹，是龙江春日最
受欢迎的山野菜。相较普通芹菜，它叶
片宽厚饱满、香气醇厚，长在水边湿地，
浸润清风流水，自带纯粹山野清香，口感
更显鲜嫩。水芹菜最地道的吃法是包饺
子、包包子，焯水去涩后切碎挤干，搭配
鲜猪肉，加葱姜、生抽、香油调馅，鲜味十
足。裹皮蒸熟或煮熟，馅料饱满多汁、芹

香绵长，一口咬下鲜汁四溢，满是地道的
咬春仪式感。从前，一碗水芹菜水饺便
是难得的春日美味，这份朴实的乡土味
道，沉淀在当地人记忆深处，岁岁回味。

山野坡地、田间地头，一簇簇小根蒜
随处丛生。圆润小巧的根茎裹着紫白薄
皮，模样玲珑，独有的辛香醇厚绵长。小
根蒜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开春食用可
健脾开胃、唤醒味蕾、清爽解腻，是换季
食补的上好选择。其吃法多样，洗净生
食蘸酱，辛香清爽，一扫冬日饮食厚重；
腌制是北方拿手做法，加盐、白糖、米醋、
辣酱密封发酵，酸辣脆爽，四季可食。小
根蒜炒腊肉是春日限定，蒜香融合腊肉
咸香，风味互补、回味悠长，一盘小炒便
糅合山林清气与人间烟火，锁住北国春
日鲜香。

林间腐殖沃土滋养之下，黄瓜香悄
然生长。卷曲舒展的嫩茎叶线条柔和，
萦绕着淡淡黄瓜清香，清爽舒缓。它做
法简单、吃法丰富，焯水后配蒜泥、香醋
凉拌，脆嫩解腻还能清热去火；裹薄面糊
油炸，外皮金黄焦脆、内里软嫩，咬下后
酥香与山野清味交织，口感层次十足。
简单家常做法留住野菜本真，每一口都
是北国山林独有的春日清新与灵气。

林间沃土之中，猴腿菇顶着细密绒
毛破土而出，外形酷似短小猴腿，憨态可
掬。它肉质醇厚，搭配五花肉翻炒口感
绝佳，菌菇吸足肉香油脂、软糯入味，五
花肉褪去油腻、浸润草木清香，荤素互
补、风味相融。一盘家常小炒，兼具烟火
气与山野趣，尽显山林野食的悠然韵味，
治愈日常琐碎浮躁。

奔赴山野采挖野菜，不单是为了品
尝一口时令鲜香，更是走进自然、放松身
心的闲情雅趣。穿行林间郊野，俯身采
撷鲜嫩野菜，满眼清新绿意，舒心又治
愈。

人间有味是清欢，一盘盘地道春日
野蔬，便是烟火生活里最朴实动人的滋
味。顺时而食、贴合自然，用最简单纯粹
的方式拥抱春风、细品春意，在时令美味
中调养身心，静静感受与自然相融的温
柔美好。

春日野菜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舌尖
享受。往昔岁月清贫，漫山野菜曾充饥
饱腹，慰藉艰苦岁月。如今生活富足，餐
桌佳肴丰盛多样，但扎根在黑土地深处
的野菜情怀，早已刻入心底，从未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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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吃山野
菜，早已不是简
单的果腹之需，
更是黑土地世代
传承的春日养生
之 道 与 生 活 习
俗。

黑龙江的春
天，自带独特的
地域层次感。远
山残雪未消，脚
下 黑 土 悄 然 回
暖，大地缓缓苏
醒，山野间绿意
次第蔓延。时节
一到，人们便相
约 走 进 山 林 田
野，采摘山野菜，
邂逅北国姗姗来
迟的烂漫春光。

《家园》 套色木刻 69.5×88cm 周冬华

在哈尔滨，不知是我们包围了丁香，还是
丁香包围了我们。五月的丁香季，我总是情
由心生，急于把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后两句
改咏成“冲天香阵透冰城，满城尽带丁香涌。”

哈尔滨的丁香影影绰绰，许是春风最后
一个光顾的使然，春天大腹便便，一副酩酊大
醉的模样。或者春天一路小跑，丁香花一夜

“爆燃”。
那一颗颗细如丁的丁香结，四片花瓣，由

一个个长长的花冠筒托举着，束扎在一起的
“丁香穗”犹如昂扬的高粱穗。几十上百朵丁
香花冠敷在“丁香穗”的母体里，通过树干汲
取大地的养分。所有的“丁香穗”全部出露于
丁香的枝梢，在近似卵形、肾形或者圆形树叶
的烘托下，沉浸式根植于哈尔滨的各大园林、
小区绿地、街路绿植、围墙两侧以及学校、医
院、企事业单位的庭院中。

149万株丁香树生长在哈尔滨这个大家
庭。时下，温润细腻的春风里，站在阳台往下
看，推开单元门向前看，丁香穗或紫或蓝或粉
或白或复合的色彩扑面而来。丁香花不像早
春的杏花、樱花、蜡梅、迎春、连翘、梨花等光
秃秃的一树花束，它花叶扶疏，盈盈满满，肥
厚的绿叶衬托花穗的饱满，释放的香气一下
子钻进你的鼻翼，通过肺叶沁人心脾。

丁香属于落叶灌木，极个别的丁香，如暴
马丁香可长成小乔木状。丁香在我国由来已
久，早在唐代《酉阳杂俎》记载，紫丁香出自河
南洛阳。晚唐时期的杜甫凭“丁香体柔弱，乱
结枝犹垫”留下丁香早期的诗句。除野生丁
香外，人工栽培的丁香至今已有 1400 年历
史，丁香因此博得各个朝代诗人和学者的广
泛吟咏。因丁香花纤弱，人们将幽怨、愁绪和
柔弱赋予丁香，其代表作有唐代李商隐的“芭
蕉不解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以及戴望舒
的《雨巷》等。暴马丁香花絮凝练，气质高贵，
体现出丁香的清雅舒展和自在高洁的特点。
白丁香洁白如玉，似雪如瀑，王国维笔下的

“西窗白，纷纷凉月，一院丁香雪”，映射出丁
香冬与冰雪为伴，不计土壤得失，无畏环境优
劣以及顽强不息的北方属性。

花的世界色彩缤纷，在灌木花卉的家族
里，丁香花虽缺少牡丹花的雍容华贵，不及月
季花的妖娆妩媚，但它以繁密的花冠、朴素的
花叶、冗长的花期，给一个城市梳妆打扮，送
来春天最繁华的景象，叫最北方的省会城市
也能感受南方春天的芬芳艳丽。

全世界有30个野生丁香物种，因我国丁
香起源早，拥有 22 个物种，广泛分布在黄河
以北的西南、华北和东北地区。哈尔滨早在
1988年就将丁香花纳入市花，经过园林部门
半个多世纪的辛勤栽培，哈尔滨以13个丁香
种类，成为我国拥有丁香物种和数量最全最
多的城市。

源自供暖期的漫长，哈尔滨人对花花草

草格外怜爱，当一年中的五月不负众望，满大
街满庭院涌动着丁香花的香气，这时候，丁香
花可能不在你转身抬眸的眼帘里，但它定会
拥依在挺拔的榆杨下，静默在角落里。丁香
除了可以用于绿化，当景观树外，它更多成为
人们看家护院的树。丁香不挑剔环境和土
壤，无论长在哪里，都阻止不了它开花，也阻
止不了它馥郁满溢，哈尔滨人把这种植物的
花香称为“哈尔滨的香气”。

哈尔滨众多的名园老街，见证城市发展
脉络与时光流变的丁香，树龄动辄几十年，多
则逾百年。尚有五棵百年丁香像五位世纪老
人分布在兆麟公园、太阳岛公园、和平邨宾馆
和市政府第一幼儿园园内，它们碗口粗的树
干遒劲苍古，蓬勃的枝干看似龙钟老态，但生
命力依然不逊，花穗里的花冠盎然怒放，散发
的沁香带着悠远的历史感。松花江南岸坝堤
的斯大林公园，香坊区的民生路，道里区兆麟
街双向车道的中间绿化带等等，均生长着枝
繁叶茂树龄不短的丁香树，树干虽虬曲但苍
劲，偌大的树冠，盛开的紫丁香，白丁香，暴马
丁香瀑布一般，既像薰衣草花海，又似冬季的
雪花纷扰天幕，是人们轻松欣赏丁香花的最
佳地段。

除此之外，群力的丁香公园，香坊的丁香
科技博览园，平房的天池丁香园和百利丁香
园，四座丁香公园把你拉进13个丁香品种的
花卉里。还有各个区县开放式的休闲公园，
如道里区的兆麟公园、建国公园，道外区的古
梨园、靖宇公园，香坊区的植物园、尚志公园，
南岗区的儿童公园、清滨公园等等，无一不是
各种各色丁香竞相盛开的地方。大朵的花
穗，轻盈的花絮，将基因里的浅紫、深紫、浓
紫、蓝紫等色彩演绎得淋漓尽致，将花冠里的
浅粉、桃粉、鲑粉、玫瑰粉、艳粉等色泽渲染得
五彩缤纷，将枝干里的雪白、纯白、奶白、银
白、绿白等色系标注得层次分明，还有蓝色，
黄色等衍生的复合色，都一览无余。

哈尔滨冬有冰雪节，夏有音乐节，迟来的
春天送来满城丁香的艳丽与芬芳。丁香与哈
尔滨一同历经瑟瑟寒秋，一同隐忍漫漫寒冬，
又一同面对冰雪消融。冬季历练了丁香的卧
薪尝胆，积雪沉淀了丁香的内敛沉稳，枝体里
的那份坚韧又不失丁香的个性张扬和泼辣。
一经绽放，花香四溢，一经绽放，多日不凋，契
合了哈尔滨人执着热情，坚韧不拔的秉性。

又见丁香涌
□李英龙

知道我爱花，爱人陆陆续续向邻居讨
要，在网上选购花枝和花种。爱人有双神
奇的手。我蹑手蹑脚栽的花，不一定活，
他随手往土里一插，转天就活了。我养了
几年不肯给面子的多肉，到了他手里，很
快就长得盆盆饱满。

家里的花多起来。蔓延到客厅、卧
室、茶桌。南向的阳台就不用说了，变成
了小“花园”。爱人又买来轻便的竹花架，
高低错落地给花儿们排了座次，大家朝夕
相伴，比谁长得美、开得艳。

花儿们懂事。同事从大枝上剪下来
一小截铁梅，到这儿落户之后，先长成胖
乎乎的棒棒糖，绿绿的叶片夹杂红色的小
花。看到它们，我的嘴角不由得绽开，脸
上满是欢喜。后来，小棒棒糖长大了，体
积是原来的数倍，枝干旁逸斜出，365天花
开不断，是我最得意的“好孩子”。向亲友
炫耀之后，应邀剪下几截花枝，派到友人
家常驻，并再三叮嘱：“每天夸夸它。”据
说，它们很喜欢新家，开得一样勤快。

紫罗兰也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朋友养了一盆紫罗兰，紫色的叶子像花
朵。大家你一枝，我一枝，欢喜地捧回
去。我也拿回家两枝。三个月后，紫罗兰
开出了细小、明亮的紫色花，像深紫色瀑
布上的小星星。朋友说：“我这盆养了好
几年，都不知道会开花。”

爱人买了一枝绿萝，花盆放在阳台门
边的椅子上。一天清晨，我俩不约而同地
发现，绿萝上“墙”了，绕着门框，绿萝越爬
越高，叶子肥壮，有普通绿萝数倍大。想
起早年在清华大学校内看到的满墙绿植，
我希望它就势爬成一个“门”字。后来，爱
人把绿萝拆掉了，他说“吸力太强，把木门
破坏了。”看见“下岗”的绿萝委屈地从垃
圾桶探出脑瓜，我找来两个花瓶，剪枝水
培。绿萝生命力的确旺盛，很快，新枝垂
条，新叶嫩绿。

同事给了几根光秃秃的绿“杆子”，说
叫绿玉树，我记住了它的别名“绿光棍”。
爱人随手一插，绿玉树悄悄迎来了春天。
不仅个儿头猛长，还张牙舞爪，向四周扩
张。“你真舍不得剪”——同事一句话提醒
了我：养花要修剪。围着绿玉树转了好几
天，还是舍不得下剪子。趁我不在家，爱
人索性用绳子把它们捆起来。看到“绿光
棍们”被五花大绑，我急急地解了丝带——
花如人，绑住手脚多难受。但绿玉树竟从
此低调，向内长，而不敢外扩了。

因为花语是“勇敢而恬静的爱”，爱人
念叨起蓝雪花，我在网上买了一盆。旅居
西双版纳的友人叮嘱：蓝雪花喜欢“大水、
大太阳”，就把蓝雪花放在“花园”光线最
佳处，天天大杯浇水。果然，蓝雪花如约
开放，蓝得耀眼、妖娆。爱人举起相机，各
个角度拍，说话的声调透着轻快。

家里的花也有舟车劳顿从外地请来
的。某年十一，在老家早市见到盛开的太
阳花，捧了一盆回来。一路上，车稍稍颠
簸一下，都要大惊小怪地去看娇嫩的花
们，掉一个小骨朵都心疼得要命。今年 7
月，爱人老家早市，一白发婆婆挤在烧鸡
牛肉摊位间，面前摆着几盆天竺葵。本来
已经走过去了，不舍那粉色花朵的质感，
回头与老人攀谈。老人 90 岁了，素面白
衫，花儿也侍候得爽利。捧了最喜欢的一
盆回来，爱人说是“此次回故乡最开心的
事。”

每天清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巡
视花园”。初升的太阳照着，细细打量，花
儿们与前一晚有了不同。天竺葵又开了一
朵，绿光棍又凹了造型，紫罗兰毛茸茸的叶
子下，两朵粉花捉迷藏的姿势变了……虽
然没有太名贵的花，看它们赶着趟儿地
开，也让人开心不已。

高悬于六楼阳台的小小“空中花园”，
也有遗憾。有一些花无法在这儿安家，如
西湖边星星点点的红梅、苏州河畔随风起
舞的金桂银桂、春可赏花秋可解馋的桃
李……我现在最惦记的是，童年里盛开的
喇叭花、夜来香能来暂坐吗？最近，我对
它们想得厉害。

养花可怡情，的确。有时，爱人在厨
房做饭，我在阳台伴花，你一言我一语地
闲聊着，一些不开心烟消云散了。一天晚
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到“花园”小坐，和花
儿们聊了会儿，很快入梦。

新凤霞在《花为媒》里唱：“花开四季
皆应景，俱是天生地造成。”我不是幸运的
江南女子，一年到头，行走街巷，就能看到
不同的花开，我把一些花请到家里，与她
们相伴，四季也多了色彩和牵挂。每次出
远门，最惦记的就是家里的花儿。回来第
一件事，站在门口就喊“孩儿们，爸爸妈妈
回来了！”花儿们应该也想我了，不然，为
啥每次回来，它们都轮番给我惊喜呢？去
年十一，文竹开花了；今年秋天，蟹爪兰爆
盆；一眨眼，昙花长到鼻尖儿那么高……

居室有“芳邻”，开窗迎接阳光的心情
更急切，风儿的吹拂更温柔，婆娑的叶笑
吟吟的，好像在说：“亲爱的话大声说，赶
紧说，让花儿高兴；伤心的话不要说，别让
花儿听见。”

因为花儿，日子多了那么多温柔。

别
让
花
儿
听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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